
南通的大蛇
□安铁生 《思考的纹章学》

[日]涩泽龙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涩泽龙彦从“博物志风格的

文章”到“短篇小说风格的虚构故事”这
一转型期的标志性随笔集。他首次将
目光投向母国日本，将日本与西洋的文
学传统并置讨论。摘取了文学作品中
的众多经典意象，进行纹章学式的书
写，探讨在东西文学作品里蕴藏的或同
或异的想象力内核。

《如何阅读克尔凯郭尔》
［美］约翰·D·卡普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以诸
多假名创造了数量庞大的著作，其中一
些被誉为欧洲思想史上的伟大作品，影
响了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一批
后世著名的欧洲思想家，本书将它们与
克尔凯郭尔的生平事迹相结合，进行逐
一解读和延伸，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信仰
的骑士与孤独的哲人的生命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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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的故事》
[美]戴尔德丽·马斯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在十余座世界闻名、影响力巨
大的重要城市中走访和搜集资料，研究
人们如何描述自己生活的地方，以及这
种描述说明了什么。揭示了街道名称、
房屋编号怎样与人们的身份、阶层、种
族有关，为什么它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最为密切，为什么它们关系到命名的权
力、隐瞒的权力并且决定谁重要谁不重
要的权力，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黥布：怎知番阳是死乡
——《史记》人物之三十五

□陶晓跃

小人物翻滚向前
□展 颜

《威廉·布莱克评传》
[英]凯瑟琳·雷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名诗人和布莱克学者凯瑟琳·雷
恩认为，布莱克的天赋近似于他极力赞
赏的旧约先知，而他针对阿尔比恩的居
民说的话，多于先知们对犹太人说的。
在这本研究布莱克的生活、思想和艺术
的经典著作中，她解释说，在布莱克看
来，艺术本身并不是目的，不如说，艺术
表达了他的英国民族神话之精神戏剧
的异象，正如他所看到的在当时的历史
中所上演的那样。

触摸文脉的温度
——有感《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彭 伟

《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美]亚当·明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跟随作者的足迹，我们将认识形形
色色的二手回收机构、个体与理念，从
美国古德维尔旧货店到非洲加纳的阿
博布罗西，从日本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
的“怦然心动”整理法到 BOOKOFF 的

“让旧书在书架上重获新生”的服务理
念，从马来西亚阿马广场上的跳蚤市场
摊贩再到星牌抹布厂的威尔森，涉及从
业者和令人感慨抑或震撼的精彩故事。

辛丑岁末，陈晓峰女史自通
寄来大著《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
学与文化研究》。此书是中华书
局出版的新书，属“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因为关注南通
如皋乡邦文献，我在网上惊鸿一
瞥，见到出版讯息。著者陈晓峰
是南通人，文学博士，现为南通大
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她
虽年纪轻轻，但成果累累，着实令
人敬佩。谈笑未必有鸿儒，不过

“往来无白丁”还是要坚守的，我
便托请南通大学文学院的贾飞
兄，代为引荐，结识著者。

新书到手，我粗粗掠过一
遍，便已沉浸于书中的史料。书
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为三章：

“通州范氏家族文学谱系”“通州
范氏家族文化生态”“通州范氏家
族文化精神”；下编也有三章：

“晚明范凤翼研究”“清初范国禄
研究”“晚清范当世研究”。从编
目到章节布局，全书点面结合，由
宏观上家族文史概述写起，落脚
范氏家族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文
人，史料互证，诗文解读，将南通
范氏家族文脉延展全盘托出，令
人耳目一新。

著者深入研究南通范氏有何
心得？此书有哪些价值呢？她赠
书时，于书前写下一段发自肺腑

的感语，兹录如下，可作解答：
范氏家族明初而迁往通州，

经历了默熏浸染、移情融性的濡
化和累积，400多年间形成了强劲
延展、枝派绵远的家族文脉，以源
源不断的文化再生力跻身古代文
学世家之列。它不仅见证了时代
的变迁和历史的沧桑，还以家族
的力量为脚下的这片江海大地持
续注入了文学的光芒与魅力。这
些年来，我试图通过鲜为人知的
第一手古籍文献解锁家庭尘封的
记忆，建立立体多维的文学关联，
翻开历史的褶皱，填补其中的缺
环和空白，触摸文化的脉搏和温
度，去想象、还原各代家族成员的
生存境遇、文学坚守以及与历史
之间的张力，努力追求事实、逻辑
和日常情理的一致。

“翻开家史的褶皱，触摸文脉
的温度”，确保家史文脉的传承，
是此书的研究价值所在。悠悠数
千年的中国历史，宏观上有二十
四史之类的官方著作记述，微观
上不得不依赖家谱、诗文集、笔记

之类的私家著述。本书应该是南
通地区第一本全面的、系统的研
究一族家史的学术著述。之所以
将目标锁定为南通范氏，源自范
氏的家族文化，颇具特色。引起
我兴趣的是，晓峰女史在书中强
调科第世家、诗文世家的区别。
就像散文诗的确存在，但是散文
和诗各有侧重。在大多数人印象
中，文化望族往往是科第世家与
诗文世家的互补、结合。细细品
味书中的叙述，南通范氏出过两
位进士（范凤翼，万历二十六年进
士；范钟，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即
使相比同在江海大地的白蒲顾氏
（进士 3人、举人 7人）、白蒲姜氏
（进士2人），也要稍逊一筹。因此
南通范氏难以厕身科第名族之
列。不过南通范氏自明初来通至
范曾一代，前后十三世，诗文不
断，令人叹为观止。南通范氏是
名副其实的诗文世家。

南通范氏留下了海量著述，
即研究范氏家史、文学史的第一
手材料。这无疑提高了研究的难

度。前后三易寒暑，晓峰女史履
及北京、上海、山东、南京诸地，搜
集、抄录、研读相关史料，才完成
此书。因此书中录入大量文献史
料，让读者大开眼界，像《范氏家
族著述一栏》前后五六页，统计出
范凤翼至范曾十三世范氏著述上
百种。最值得点赞的是，书中录
入大量范氏佚文，像范凤翼的《平
沙乱建安民营记》《如皋尹李公德
政碑记》，发现于《如皋县志》；范
凤翼的《介寿赋》《宗枝赋送夫山
和上》诸文均为《南通范氏诗文世
家》未录作品。

史料集腋成裘很难，史料灵
活运用不易。本书充分利用史料
彰显范氏一族的交游历史、家风
传承。星罗棋布的南通范氏与如
皋冒氏的诗文交游，就充满地方
文献价值。通过分析范国禄、范
当世的文献，读者可知冒、范两家
交游始于明末冒起宗与范凤翼。
两人哲嗣又有交往。著者通过发
现的范国禄《十山楼尺牍》中致冒
襄三书更名《与冒少参嵩少》《与

石夏宗书》《与冒大》一事，结合
《为冒裔题康昕诗画卷》的解读，
发现冒襄、冒裔兄弟因为财产分
割关系破裂后，范国禄支持冒裔，
交恶冒襄的历史。诸如此类史料
的出现，值得地方文史爱好者回
味、剖析。

又如对史料的思考，呈现出
南通范氏不可多得的递相蝉联的
家族文风——家族的立足之本。
无论前途如何渺茫，生活如何困
苦，范氏从不放弃，总是文火相
燃，文脉相传。第七世范崇简《怀
旧琐言》有记：“雨雪缠绵，日过午
未炊，出无雨具，强步至小市赊米
二升。而厨下又乏薪，因思废窗
可以代薪，移斧至茅檐下，及炊熟
双弓，庭内雪深一尺矣！”生活如
此窘境，不禁使我想起那位独处
陋巷的冒襄，身无分文，只能“夜
书小楷，照易米酒”度日。这是文
人的傲骨，支撑着家族的延续。
像范氏的延续，还依赖于文人的
淡泊，书中典型一例便是明末范
凤翼。他面对明清鼎革，急流勇
退，散尽家产，力求保持内心的高
洁及家族人丁的延续。

文脉的温度，没有那么热烈，
却在文人的傲骨里、淡泊中，星星
点点，悄然传承，像本书一样，余
温难了，供后世学习、品读、传承。

黥布，是个有故事的人。黥
布的名字，就是一个故事。他本
姓英，年少时，有人给他相面，留
下四个字：“当刑为王。”等到他壮
年后，果真“坐法黥”。黥布受刑
时，满面欣然：“人相我当刑而王，
几是乎？”由此，还引发了众人的
嘲笑和挖苦。

黥布受刑后，被遣送到骊山做
苦工。当时服苦役的有数十万人，
黥布与其中的“徒长豪桀”，言谈甚
欢。不久，黥布便与他们一起，逃
到长江一带做起了土匪。陈胜举
事，天下云集而响应。黥布率众
与番阳令吴芮谋划反秦，吴芮为
了笼络黥布，把女儿嫁给了他。

秦将章邯灭了陈胜，时局一
时扑朔迷离，而项梁则高举复兴
楚国的大旗，异军突起。陈胜属
下吕臣归属项梁，秦朝旧臣陈婴
兵归项梁。众望所归，黥布也随
潮流而动，“兵属项梁”。

项梁拥立楚怀王之孙为楚怀
王，拉大旗作虎皮，不久兵败身
亡，随后项羽取而代之。黥布在
项羽的麾下，屡建奇功，他就像一
把锋利的尖刀，常常出其不意地
插入秦军的心脏。楚军进至函谷
关，受阻不能进，就是黥布领兵抄
小路穿插到关下，消灭了守军，楚
军才顺利地占据了函谷关，从而
夺取咸阳。由此，项羽分封诸将

时，黥布被立为九江王。
项羽改楚怀王为义帝，迁都

长沙，黥布受项羽之命，让人相机
杀掉了义帝。按理说，项羽与黥
布该是肝胆相照，可肝和胆终究
还是肝和胆。

齐王田荣叛楚，项羽领兵讨
伐，征调黥布兵马，黥布却推说有
病，只是让部将率领数千人前去
敷衍；汉军在彭城大败楚军，黥布
竟按兵不动，坐观事态发展。于
是，项羽戒心顿起，只是因为多面
受敌，难以腾出手对付黥布；而黥
布也深知项羽为人之道，锱铢必
较。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当其时，楚汉相争处于胶着
状态，黥布的去与从，决定了形势
的发展。刘邦清醒看到了这一点：
只要说服黥布在淮南叛楚，就可以
牵制项羽滞留齐国数月，自己夺取
天下也就多了些把握。“如彼等者，
无足与计天下事。”刘邦对左右谋
臣的不敏不察，大光其火。

谒者随何请命出使淮南。可
随何到了淮南，黥布只是让太宰
出面议事。三天以后，随何得以

面见黥布。随何只是强调事实，
比如项羽讨伐齐国，黥布只是应
付了事；比如汉楚会战彭城，黥布
拥万人之众，却袖手旁观。这些
黥布的软肋，从他人之口说出，直
让他胆战心惊。黥布心知肚明，
试图继续依赖楚国而求得自保，
早已没有可能。但就此背楚归
汉，黥布还是举棋不定，尽管随何
承诺：“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
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
大王有也。”

时不我待，随何必须促成黥
布痛下决心。恰好，楚国使者正
在淮南督促黥布发兵，随何干脆
闯入楚国使者驻地，厉声宣布：

“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
黥布一时愕然，随何乘机劝诫：事
已至此，干脆杀了使者，投奔汉
王。黥布逼上梁山，起兵反楚。

几个月之后，黥布在淮南为
项羽部将龙且击败，与随何抄小
路归属了刘邦。刘邦召见黥布
时，竟安坐于床榻洗脚。黥布很
是不爽，陡生悔恨之意，甚而想过
自杀以洗羞辱之耻。但到了刘邦

为他安排的住处时，看到帷帐、衣
物用具、饮食和随从官员，都与刘
邦同样规格，黥布又大喜过望。
自此，死心塌地追随刘邦，为最终
围歼项羽于垓下，立下汗马之功。

刘邦称帝，黥布被封为淮南
王，在“王”的路上，如履薄冰。

“七年，朝陈。八年，朝洛
阳。九年，朝长安。”司马迁的这
一记载，可以窥探出黥布对刘邦
何等敬畏。可没过两年，先是淮
阴侯韩信被吕后诛杀，接着，梁王
彭越又被剁成肉酱，遍送各诸
侯。韩信、彭越都是大汉立国头
等功臣，那么，下一个该是谁？黥
布不寒而栗。为了预防万一，黥
布开始暗中部署兵力，密切注视
事态发展。

偏偏这时，黥布宠爱的宫人
生病，请来医家就医。医家与中
大夫贲赫为近邻，宫人常去医家
看病，贲赫常常陪同前往，免不了
还送一些厚礼。宫人投桃报李，
便在陪伴黥布时，称赞贲赫是忠
厚长者。没料到黥布妒火中烧，
怀疑宫人红杏出墙，有意问罪贲

赫。贲赫害怕不测，乘其不备，逃
至长安，上书告发黥布：“谋反有
端。”相国萧何根本不信，认为是
仇家诬告，便拘押了贲赫，然后派
人暗中查验黥布举止。

黥布惧怕大祸临头，毕竟谋
反的蛛丝马迹无法磨灭。与其坐
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于是，黥
布杀了贲赫的家眷，仓促起兵。

起初，黥布还算顺利，东征荆
国，荆王败逃；强渡淮河，楚国溃
退。黥布一度自信满满：“上老
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
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
不足畏也。”可没料到有人预先严
密布局，坐等他自投罗网。

黥布率兵西进，刘邦严阵以
待。两军对垒，黥布的布阵竟与
昔日项羽的军阵如出一辙。刘邦
与黥布遥遥相对，刘邦问：“何苦
而反？”“欲为帝耳”，黥布如此出
言，是为稳定军心，可也暴露出他
的色厉内荏。黥布兵败，逃往江
南。走投无路之时，吴芮的长子
长沙王吴臣派人诱骗他，谎称要
与他一起逃亡。黥布随来人逃到
了番阳，结果“番阳人杀布兹乡民
田舍”。番阳曾是黥布发迹之处，
最终也成了他葬身之地。

司马迁以为，黥布“祸之兴自
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显
然，这仅仅是表象。

常在《读者》上看到作者“明
前茶”的文章，很喜欢她小中见大
的写法，亦为她洞察世情的敏锐
目光而折服。去年，是《读者》创刊
四十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与读
者杂志社联合策划出版“读者签
约作家精品选粹”丛书，遴选了16
位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为每人
出一本精选集。毕淑敏、刘心武、
肖复兴……我在名单中看到了诸
多大咖的身影，也惊喜地发现“明
前茶”位列其中，很为她骄傲。

《与尔同消无尽夏》，明前茶
的这本新书，分为五辑：世情素
描、七彩人生、风物之美、百业滋
味、缘深缘浅，收录了她自选的一
百篇精品文章。这一百篇文，有些
我曾拜读过，有些是第一次阅读。
读完整本书的感受，总结起来是四
个词：易读、共鸣、专业、细腻。

一本书好不好，“易读”是我
衡量的第一要素。读不下去的文
章再经典，至少在我这里不能算
是一本好书。明前茶的“易读”，
在于她的文字亲切而流畅，极少
引用诗词歌赋为文章增添所谓的
文采，亦鲜见掉书袋炫耀博学多

识，文章里也无曲里拐弯的暗喻，
或是晦涩艰深的“梗”，她用平实
自然的文字讲一些自己的或别人
家的故事。你只需倒一杯清茶，安
安静静听她讲故事就好了。不知
不觉，茶喝完了，一本书就看到底
了——她实在是一个讲故事的高
手，吸引着你一篇又一篇读下去。

读明前茶的文章，我的共鸣
频率是极高的。贴近生活，是她
的文章最难能可贵的一点。虽然
写的是人家的故事，我却常能在这
些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以及自
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触。她不像
大多数女性作者，耽于描摹自己的
小生活，她的写作视角格局很大，
养老院的患病老人、在亲戚家寄
住的孩子、消逝的风景线、中年人
的焦虑、单身贵族的烦恼、都市打
工的漂泊者、高考的孩子、三头六
臂的二胎妈妈、宠物主人众生相、
留守儿童……男女老幼，各行各

业的小人物，皆在她的目光注视
范围里。读她的文章，仿佛像观
看了一幕幕生活真人秀，人间的
种种滋味，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尽
在这一行行的白纸黑字里。

要说最让我佩服的，得是明
前茶笔力的专业性。她的写作范
围宽泛到让人惊叹不已，割漆、养
蜂、彝族老绣、竹艺、候鸟守护、瓷
器利坯、蓝印花布印染、捞纸帘、
做油纸伞、烧青砂器、授粉人、乡
村医生、篾匠、采茶……三百六十
行仿佛都有涉足，这着实需要积
累极其丰富的知识来打底。比方
她在《考前功夫在“调弦”》一文
里，写到古琴的调弦：“古琴的调
校，是弹奏名曲前最重要的准备
工作，通常是先调好第五弦，为琴
定音，再以第五弦为基准，挨个拧
动余下六弦琴轸，以其松紧来调
整六弦音的高低，直至与五弦十
二徽的音高相同。聪明的孩子立

刻就会发现，五弦定音过高,弹奏
时声音明亮高亢，最细的七弦就
声如裂帛，很可能会在演奏的高
潮处怦然断裂；五弦定音过低，最
粗的一弦张力不足，弹奏时声音是
闷的，琴音就像隔着黄梅雨天的重
重雨幕，听上去潮湿暗哑，难提精
神。”如此专业地道的描述，真让我
怀疑她本身就是一个古琴专家。
又比如《人生四十当复焙》，她说：

“复焙是把茶叶重新上倒扣的焙
筛，筛面向下，筛上放上几张直径
为一尺二寸的厚毛边纸。衬纸的
作用，在于炭火复焙茶叶时，火力
不致过于刚猛。加火复焙时，要
将温度控制在 100摄氏度左右。
操作者得目不转睛，紧盯茶叶表
面，只要发现湿热的蒸汽有所收
敛，立刻就要徒手为茶叶翻面。
经过三次翻面，茶叶摸上去沙沙
响，有了非同寻常的骨力，掷于盘
中有珠玉之声，香味馥郁。这才

是一次成功了的复焙。”此番她又
俨然变成资深的茶艺师，叫人不
得不自愧不如。总之，这本新书
不仅为我拓宽了写作范围，也帮
我补习了很多从前没有关注过的
行业知识，领略到各行各业的精
彩和背后的辛酸与不易。这世界
原不是我目光所视的那么渺小，
在明前茶的笔下，世界多么辽阔
而深邃，世事多么纷繁而有趣。

明前茶心思细腻，这在她的
文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她笔下
的故事，人物丰满，心理刻画细
致，情节细腻、感人，写出了小人
物饱满的质感。比如定时发作思
乡病的中年人、门把手上的干菜、
与患癌的父亲同读《唐诗三百
首》、50岁派出所所长的诗和远
方……这些文章我看过一遍就留
下了深刻印象，普普通通的小人
物，有各自的苦难，亦有自己的小
幸福，每个人的经历都独一无二，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值得说道
的故事片。也许，生活的真谛，就
是怀揣善良和真情，爱家人爱自
己爱朋友，努力过好每一天，留下
每个人在这世上独有的痕迹。

上世纪 20年代初，张謇十分
重视影像档案资料的积累，长桥
南“二吾照相馆”就是在那时兴办
起来的。二吾照相馆橱窗里，突
然陈列出一张惊人的大特写，一
位男子除了头露在外，从颈到脚
下，被一条巨蟒紧紧地缠绕着，路
人无不吓得瞠目结舌。

原南通中学老师、书法家、百
岁老人朱漱梅（1908-2010）在回
忆录《巨蟒被擒记》里称，在三元
桥西边，南通师范南边，一棵老树
参天的旁边有座古墓，墓边树根
有个大洞，居民常见有条碗口粗
的蟒蛇从洞中出来。有人甚至在
洞边焚香拜祷，敬如神明。当时
师范的校长张謇知道了，为学生
安全计，就贴出布告，凡能擒住这
条巨蟒的，赏银 50元。有个老江
湖的弄蛇朋友，每天，天蒙蒙亮就
拎着一只提桶在墓边巡视侦察，
候了好多天不见动静。有天清
早，果然看见一条巨蟒正从洞口
中蜿蜒而出。这时候捕蛇者就抓
住时机，一个箭步窜到蛇背后，伸
手把蛇颈紧紧挟住，可那巨蟒把

身子一绕，就把那人紧紧缠住。
那人除头露在外面，手脚被困，不
能动弹，口中只是大声呼救。这
时恰巧有几个农民闻声奔来，但
见这情景，都吓得逃避不及。捕
蛇者哀求：“只要你们把旁边提桶
里的东西往蛇身上泼去，就有救
了。”有个小伙子义勇过人，举起
提桶向蛇身掷去。只见那蛇挣扎
了一下，身子渐渐松开，捕蛇者乘
机跳出，再将桶内残余的东西往
蛇身上浇去，那蛇就直挺挺一动
也不动了。原来桶中是人的唾液
和蛇药，蛇一沾到就酥到骨头
了。张謇为了表扬捕蛇者为民除
害，除奖给50银元外，还将已死的
蟒蛇盘在他身上拍了照。此轰动
南通全城的事情，收录于 2007年
朱漱梅的《百岁集》里。

我佩服的科普作家叶永烈，
在《与蛇共舞》一文里说：“在1964

年我曾经专程到江苏南通，采访
著名的‘季德胜蛇药’的传承者季
德胜。他早先作为一位街头的耍
蛇者，确实有一套捕蛇、耍蛇的本
事，而且还能以祖传蛇药治疗被
毒蛇咬伤的患者。”

另有一位白蒲人朱友梅先
生 ，在《钩 沉 与 纪 实（南 通
篇）》——《清代至民国白蒲出现
的大蛇》里记述:“民国初年（白蒲）
法宝寺头山门河边北侧，有里人
开一蛋行，收集鸡鸭蛋贩运上海，
常见店中有整篓鸡蛋在夜间不翼
而飞，初怀疑为学徒者所窃。一
夜其徒闻响声，从被中探头而视，
见一条巨蟒由窗中进入，长数丈
大量吞食鸡蛋，顷刻一篓殆尽，其
徒惊慌不已，既不敢喊，又不敢
动，眼看大蛇吞食后由窗外离
去。次日将所见之事告诉主人，
自忖这样大蛇无法打死也不敢

打。后其师徒出了一计，买了几
根木棍车制了一篓木鸡蛋，带入
店中上面复盖十几枚真鸡蛋，每
晚必将其他蛋篓加盖扎紧，就是
这一篓木制蛋不加盖，蛋上涂以
蛋清其味和真蛋相似。数日后又
听到蟋蟋响声，其大蛇仍从窗进
入吞食，顷刻一篓木制蛋被吞食殆
尽后离去。从此就未见大蛇再来，
数月后在法宝寺后墙荒草中闻到
腥气味，查看见一巨蟒死于其中。”
当然，清道光《白蒲镇志》中也有
《入画桥巨蟒》条目，具“入画桥内
有巨蟒，十年前不时出现”的明确
记录；还有《薛家桥大蛇》等类似
的传说，白蒲虽无山林，但过去水
网纵横，蛇出没是正常的。

南通老的地方志早有“军山多
虎蛇，人不敢至”的记载，其实河道
田里蛇也不少。根据调查，南通地
区有蛇类十余种，其中毒蛇只有蝮

蛇和银环蛇两种。出生于通州区
金沙黑鹿灶村的作家海笑在《南通
蛇的故事》里记有：母亲打发自己
去四舅舅家度假，“走在麦田中间
的一条小路上时，突然一条长五六
尺的青蛇，游得快极了，简直就像
飞过来的一般，那有毒的尾巴一甩
一甩啪哒啪哒地打过来，幸好我耳
朵很尖，听到这不祥的声音站住了
脚，只见它从我前面三步路地方游
过，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到了舅
舅家还心跳不已”。海笑遇到的这
种大蛇，我在上通师二附时，也在
厕所里见过，当然已经被打死了，
引得全校师生围观。

达少华老师是南京大学生物
学系毕业的，在《话说南通的蛇》
一文里谈到：“南通市花木公司经
理缪鸿程先生，在任唐闸人民公
园主任时，曾捉到过一条长一米
多，可惜的是这条蛇，被那些相信

‘越毒的蛇对人体越有益’的公园
职工烹而食之，未能留下标本。
不过缪先生毕业于南京林学院，
又与蛇打过交道，其亲生的经历，
是科学而可信的。”


